
“张医生，能跟我合个影吗？”
到达中塞合作项目马格巴斯糖厂
时，平时不爱拍照的张恒爽快地
答应了糖厂员工的拍照要求。此
时的合影，早已不是为了纪念“某
年某月到此一游”，而是为了让远
在中国的家人看到自己一切安好，
让他们放心。

埃博拉突袭塞拉利昂，中国
驻塞集团的员工也倍感紧张。家
人的催促、自己内心的恐慌都足
已引发员工的“回国潮”。然而，
许多工程项目不能说停就停，即
便同意让大多数中国员工回国，
但工种不同，一部分中国员工仍
旧无法撤离。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要求，培
训、指导中资企业和员工做好埃
博拉的防控工作是本次医疗组的
主要工作之一。

在塞拉利昂政府的要求下，
建工集团的工地早已停工数日。
部分员工回国，而留守的员工被
限制在篮球场大小、条件简陋的
工棚区，不得离开半步。闷热的
板房内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房
外一张老旧的乒乓球台是工人们
唯一的娱乐设施。

工地后面是片荒山，蚊蚁颇
多，这里的工人几乎都感染过非
洲常见的传染病——疟疾。得了
这种病，人会忽冷忽热，浑身“打
摆子”，异常难受。但因为害怕感
染埃博拉，工人们不敢去医院看

“僵尸区”马克尼
在距离首都弗里敦市 300 多

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如今被称为“僵
尸区”的城市——马克尼。

5月26日，自塞拉利昂出现
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后，马
克尼市便“沦陷”了。这里成了埃
博拉感染的“重灾区”，已有 3 名
志愿医护人员死亡，多个医疗团
队撤离，抗疫防线几近崩溃。死
于埃博拉的居民尸体都被用袋子
装好，运往特定的地点处理。

某中资企业便驻扎在这座已
是运尸车来来往往的城市里。

8月31日，星期天，张恒和
队友们收拾好相关资料，出发前
往位于马克尼的这家中资企业。
在此之前的十多天，他们已经跑
了十多个驻塞中资企业，为他们
带去埃博拉病毒防护知识讲座。

“在弗里敦没有无处不在的紧
张感，但在去马克尼的路上有。”
张恒说，自从塞拉利昂的首席医
生感染埃博拉去世后，总统便开
始重视这种病毒。从弗里敦市去
往该国每一个城市的道路上都有
军警把守，医务人员负责测量体
温，以此筛查出任何疑似埃博拉
的病例。

“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最好
的一条马路还是中国援建的。”一
路颠簸，张恒的心情也是忐忑不
已——6 个多小时的车程，他被
军警“拦截”了7 次，不断重复测

（下转 A07 版）

    在前往马克尼市的路上，张恒7次被军警拦下来测量体温。

病，只能买来疟疾快速诊断试纸“自行判断”。
中国援非医疗组的到来，如同为工人们注射了

一剂强心剂。徐道妙和沙新平负责给疟疾患者检
查开药，张恒则负责宣讲健康知识，同时也答疑
解惑。

“埃博拉是不是‘黑人病’？中国人会被传染
吗？”这也是当地华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发现
埃博拉患者，中国援非医务人员也无一人感染。然
而，从医学上来说，埃博拉并不是“黑人病”。早
在今年 8月，美国的两名白人医生在利比里亚感染
埃博拉，被送回美国接受治疗；11月15日，一名
在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抵达奥马
哈市接受治疗；11月18日，印度官方证实新德里
出现亚洲第一例埃博拉病例。

“中国之所以没有埃博拉病人，与我国疾病防
控工作有关。”张恒认为，国家卫计委这次派驻专
家团队到西非，一方面是援助非洲医疗，遏制埃博
拉病毒蔓延；另一方面，则是将我国疾病控制关口
提前放在了非洲，让埃博拉进不了国门，“即便是

量体温。
此前，援塞专家组在去往其他城市时还能通过亮

出挂在胸前的“中国医疗队”标志来“免检”，但驻扎
在通往马克尼市道路上的军警似乎特别紧张，根本没
有任何例外，坚持一个接一个的测量体温。

“放我出去，我没有病！”“你必须留在这儿，接
受隔离。”“我没病！”“只要有发热症状，都将送往
隔离区”……每次量体温，张恒总能听到类似的争执
声，而他也很担心自己会被隔离。

原来，在到达弗里敦市一周后，因为蚊虫叮咬，
加之休息不好，张恒出现了畏寒症状。在及时服用感
冒药后，张恒的病情得到缓解，也没有发热。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要求，中国援非医疗组每天都
要更新自己在当地的情况。得知丈夫感冒，张恒的妻
子急得好几晚睡不着觉，每天都等着张恒的电话。

好在，张恒的感冒在去马克尼市前就已痊愈。“想
想真后怕！”张恒说，埃博拉无法快速确诊，加之塞
拉利昂医疗水平落后，导致很多因感冒、疟疾等造成
发热的普通患者都被强行带入隔离区。而隔离区里全
是发热病人，被传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上接 A05 版）

给驻塞中企一针“强心剂”

真来了，也知道该怎么对付”。

徐道妙为发热病人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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